
衡山摩崖石刻现存 429 处，2013 年整

体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

《南岳衡山摩崖石刻精粹集》刊载，其中明

确可考刻于抗日战争时期（1931 年 9 月 18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者共 21 处，时间贯

穿 14 年抗战。

这 21 处石刻不过全山石刻的二十分

之一，但却是抗战烽火岁月最直接的记

录。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南岳凭借其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一度成为全国抗

战 大 本 营 活 动 的 场 所 ：1938 年 11 月 后 ，

国民党当局在正面战场框架下于南岳召

开多次军事会议；1939 年 2 月至 1940 年 3

月，在中共中央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旗帜下，国共合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

班，中共中央派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

来任国际问题讲师，培养抗日游击干部

3000 余名。

寿岳巍巍而无言，今吾试言之，以见

中国人威武不屈之精神。

雍容大雅 忧时之刻

1937 年 6 月 18 日至 22 日，邹鲁在“小

住黄山”“顺游九华匡庐”后登上了南岳衡

山，并题“雍容大雅”四字于高台寺，跋云：

“今春小住黄山，顷漫游九华、匡庐而至南

岳，觉峻奇秀美，诸山各有大观，而雍容大

雅惟南岳足以当之。”从中可见其对南岳

情有独钟。

《小住黄山归途顺游九华匡庐而至南

岳之作》是七绝组诗，赞美南岳山势雄奇、

景色壮阔：“炎方雄长推南岳，令我来游倦

眼舒”“雄奇怪险见诸山，儒雅雍容让此

间”，表彰南岳撑起南天、挺立神州：“一自

宋南他岳失，巍然火德炳神州”，抒发个人

情志、欲效仿古人归隐山林“我是生平慕

邺侯，功成潇洒返山丘”。第六首归结到眼

前国事：

岛夷东海事扬波，独立峰头感慨多。

但使国人能一德，豕蛇荐食将奈何。

“岛夷”指日本，“豕蛇荐食”用《左传》

“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之典，意指

日本贪暴荐食之野心。这四句写于“七七

事变”爆发的前夜，为南岳抗战石刻的时

代写下了第一声忧叹。

1936 年秋，祁阳人张伯英题“秀出群

峰”于高台寺，跋云“民国二十五年秋偕内

子邓智仙游此书作纪念”——携夫人同

游，颇具闲情。

这些刻石内容皆流露出祥和平静的

状态，尚不见战争的影响，这自然是因为

战火尚未烧到湖南这片“桃花源”。

但 1934 年夏天高台寺僧人空也的一

方刻石却给未来留下了一些伏笔。空也在

上封寺讲经后以隶书写下“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门四弘誓愿以“众生无边誓愿度”

居首，这也为日后南岳佛门的抗战救亡埋

下了因缘。

万方多难此登临

“万方多难此登临”，本是杜甫《登楼》

诗句。1939 年 4 月，溆浦人武思光将其题

于高台寺，落款“民国廿八年四月奔走抗

战，便中游此，感而题此陈语”。“陈语”者，

老话、旧句也——用杜诗旧句，写当下时

局，一语双关。这一方刻石可视为 1938 年

至 1940 年间南岳石刻的总体基调。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多次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南

岳一度成为正面战场的临时指挥中心；国

共合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亦在此开

办。军政要员、名流、僧人一时汇聚，山上

的 题 刻 也 随 之 骤 然 密 集 ——1938 年 至

1940 年的三年间，题刻多达十余方。

1938 年，黄光华、李培基题“大好河

山”于高台寺。山河破碎之际，“大好河山”

四字，有金石之声。同年，汉阳人余道一题

“起止住行”，前后以小字楷书对联“东西

两道路，前后一周天”。起止住行，动静有

时，行止有节——一个军人的自警，写进

了天地四方的对联里。同年五月，衡山人

周安汉题“观海”，单字 80 厘米×50 厘米，

篆书，这在以楷书为主的摩崖中颇为罕

见；落款有八人同游题名，颇见一时之盛。

1938 年重九，李烈钧题“杌陧荣怀”于

福严寺，隶书。“杌陧荣怀”语出《尚书》·秦

誓》：“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

尚一人之庆。”意为国家的动乱不安，是君

王一人的过错所致；国家的繁荣安宁，也

是君王一人的善行导致的。国难重阳，题

者取经语对文入石，忧邦国之杌陧，望邦

国之荣怀，典意自明。

1938 年 8 月至 10 月，抗日名将宋哲元

因病在南岳休养，住磨镜台。他为殉国的

部下佟麟阁、赵登禹修建“双忠亭”，并亲

撰碑铭；又于高台寺题“诚真正平”。此四

字是其治军之要：“诚以修身，真以究理，

正以处事，平以待人。”

同年，他于麻姑仙境题“卧虎”，落款

“ 戊 寅 哲 元 题 ”，字 为 全 山 最 大 ，整 体 约

500 厘米×250 厘米。

养病中的名将，把一腔心事尽付石

头：“诚真正平”是自砺，“卧虎”二字气势

沉雄，与“诚真正平”相映成趣。

1939年，李培基在福严寺题七律一首：

江河渡虏家何为，到此福严且放慵。

欲望京华与岱色，更从天柱上芙蓉。

“江河渡虏家何为”，山河沦陷，家国

何在；“欲望京华与岱色”，则仍寄望于收

复。这是 21 方石刻中唯一的整诗题刻。

1939 年夏，“只有前进”四字被题于半

山亭至开云亭的山道旁崖壁。原石下款不

见，《精粹集》著录“作者张亦颠”，其人无

可考。此方石刻过去少被收录，一因崖壁

为厚苔藓覆盖，路过游人极易错过；二因

它仅有干支年款，没有撰书人名款，属无

款摩崖。

然而，“只有前进”四字，掷地有声，振

聋发聩，无疑代表了当时所有中国人对于

抗战的态度。一方无名的石刻，恰是无数

无名者的心声！5 年后发生在衡山脚下的

衡阳保卫战以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

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

城市争夺战之名被写入史册，“只有前进”

的精神被完整地诠释在了这场战役中，向

全世界宣告“若要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

人尽死”。

1940 年夏，赖贵山题“舞狮”于狮子

岩，萧星然作跋。题款云：“庚辰初夏，余因

游衡岳，见此狮岩雄壮屹立，玲珑生动，故

名曰舞狮。吾国七七抗战愈战愈强，外人

视我国如睡狮之说，不足信矣。”

晚清以来，西人每以“睡狮”喻中国。

赖贵山以“舞狮”对“睡狮”，赋山石以必胜

的信念，直接把抗战写进题跋。

同年秋，平江吴楚撰文、湘阴柳敏泉

书丹，于黄庭观题“飞仙石”，联语“飞过烟

云凝化石，仙参星斗尚留坛”，下款“魏夫

人礼斗坛即此，民国廿九年秋”。黄庭观祀

晋代魏华存（世称南岳夫人），为道教圣

地。战时的香火与文脉，于此延续。

这三年间，山上的僧人亦未置身事

外。1938 年，祝圣、福严、南台、大善、上封

五大寺院联合组织佛教僧侣救护队，道安

法师任队长，智圆法师任副队长，参加者

一百二十余人，每遇空袭即携担架救护。

1939 年 5 月 ，南 岳 佛 道 救 难 协 会 正 式 成

立，四年前题刻“众生无边誓愿度”的空也

法师任副会长，巨赞、宝生法师等带领僧

道参加救护与宣传，发表宣言号召僧徒共

赴国难。1939 年，周恩来在南岳接见上封

寺演文和尚，题赠“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以相励。这一题词经中共统战工作推动，

在僧俗中广为传阅，成为南岳佛道救难协

会的精神旗帜，巨赞、宝生等以此自勉，积

极投入救护与宣传。

重见天日

“重见天日”四字，题于抗战胜利之

后，下款“抗战胜利智圆书刊”，作者正是

上文那位智圆法师。据田彦《抗日烽火中

四位佛教高僧的传奇事迹》一文介绍，智

圆法师为拒绝日军招抚劝诱，躲入南岳深

山之中，“结茅深篁，茹草嚼雪”。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9 月 2 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9

月 3 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智圆法师回到上封寺，在寺下开云亭

侧的石壁上镌刻“重见天日”四个大字，款

署“抗战胜利智圆书刊”，每字约 45厘米×

40 厘米，楷书横刻。这四个字，笔画平正厚

实，少剑拔弩张的气势。出自僧人之手，笔

意朴实端重，不以书家技巧见长，重在寄托

劫后复兴的心境。八年离乱，一朝光复，一

位茹草嚼雪、誓与日寇不共戴天的老僧，把

对国家、民族扬眉吐气的万千心绪，凝成这

四字刻上石壁——这是 21 方石刻中时间

最晚的一方，也是全部抗战石刻的收束。

北宋诗人黄庭坚在贬谪途中经过湖

南，现场阅读永州浯溪摩崖石刻《大唐中

兴颂》后写下“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

鬓成丝”，今天的我们阅读南岳抗战石刻

既是欣赏文物古迹，更是不忘来路。石头

无言，而兴亡有声；山河依旧，幸字迹犹

存。百世之下，抚此石者，亦当闻昔年金戈

铁马之声。

（作者系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

传播学院副教授）

只有向前！
——抗战时期的南岳衡山石刻

侯承相

湘江头条 2026 年 6 月，笔者陪老师登衡山，山中随处可见的摩崖石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老师是石刻研究专家，他提示我可以写一篇关于衡山抗战

石刻的文章，从一个侧面揭示衡山石刻的价值。但因行色匆匆，无法遍览原刻，查询获知 2024 年南岳区档案馆曾编有《南岳衡山摩崖石刻精粹

集》（以下简称《精粹集》），惜未公开出版。冒昧致电，喜得南岳区档案馆大力支持，见示原书，本文方能进入写作阶段。石刻释文除特别说明外，

均依据《精粹集》，特致谢忱。

笔
者
按

“万方多难此登临”石刻。 作者供图“诚真正平”石刻。 作者供图

“只有前进”石刻。 南岳区档案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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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很少

赋诗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写了一首

白话诗，他给其取名为《失落了的

欢欣》，副标题是“1945 年，抗战胜

利在望，重庆”。诗中有这样两段：

当我游乐在吴淞江滨，

——那时我正青春

跳跃的海波戏弄着

飞舞的鸥群。

……

今天，我踯躅在重庆的街心，

——八年了，我追踪着战争——

崎岖的山坡颠簸着

倔强的车轮。

这两段诗句，概括了周有光在

抗战前与抗战中的两段不同生活

经 历 ，即 抗 战 前 在 上 海 的 岁 月 静

好，与抗战中在重庆等地的颠沛流

离。而在这两段生活经历之间，对

于 周 有 光 而 言 ，最 重 要 的 人 生 驿

站，则是长沙。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加

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华北沦陷，

上海岌岌可危。时任上海光华大学

教授的周有光，决定离开上海，迁

往四川。他携家人一路向西，辗转

于苏州、芜湖、合肥、汉口，加入了

内迁的洪流。

在汉口，周有光偶遇原在中国

银行上海总行工作的老友，对方马

上要调长沙分行任经理，他告知周

有光，长沙有一份由中国银行等支

持 的 进 步 报 纸 叫《力 报》，亟 需 主

笔，需要人撰写社论、指引抗战方

向。

“不是军人，何以报国？”周有

光当即决定，将家人送上赴重庆的

船只，自己则奔赴长沙，以笔为枪，

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中。

周有光到长沙时，《力报》刚刚

创刊。因此，条件十分简陋，跟上海

的大报馆，不可同日而语。周有光

在 晚 年 的 回 忆 录 中 ，记 述 了 初 到

《力报》社的情形：

《力报》这个报馆，小得不得了。编辑室是一间大的屋子，里

面放了个帆布小床，给两位主要编辑睡觉用的。我睡一张，另一

个编辑睡另一张。其他人都是工作完了，回家睡觉。

尽管《力报》的报馆不大，但其报纸在当时的长沙，却颇具

影响力。抗战初期，许多文化人汇聚长沙，《力报》以其鲜明的抗

日主张，不仅团结了文化界的抗战力量，而且还与《大众报》《抗

战日报》《观察日报》和《前进》杂志等一起，在彼时的长沙掀起

了抗战文化的热潮。

周有光在《力报》的工作，就是每日撰写一两千字社论，其

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唤醒同胞，坚定抗战。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反

复强调“抗战是艰苦的、长期的，但是有希望的”，既揭露日寇侵

略野心，也驳斥悲观投降论调，为迷茫中的中国民众注入信心。

为了写好这些社论，周有光广泛收集各方信息，同时融合自己

的理性分析与家国情怀，铸成一篇篇铿锵有力、通俗易懂的文

字，发挥投匕之力的同时，也为更多人点燃了希望。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原名周耀平的周有光，正式启用“有

光”为笔名，寓意“以文传光，照亮前路”。这个名字，伴随着周有

光此后人生，也使其与长沙结下了不解之缘。

彼此的长沙，作为全国文化人内迁的重要聚集地，满城都

涌动着救亡图存的热血激情。但也因此而变得拥挤不堪，住房

极度紧张。初到长沙的周有光，只能睡在报社编辑室的帆布床

上，以报社为家，日夜伏案。后幸得中国银行长沙分行那位经理

朋友的帮助，他才搬进紫荆街的青年会（今五一广场西北角万

代大酒店一带），总算在长沙有了安身之处。

青年会自己用风车发电，自己打井用电取自来水，这些现

代化措施，令周有光颇为惊诧，也大大改善了他的生活与工作

条件。以前住报馆时，电灯昏暗，如同鬼火，周有光必须再点盏

油灯，才能看清稿子。如今到了青年会，夜晚灯火通明，周有光

终于可以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作了。所以，他更加投入，更有

激情了，激昂文字，层见叠出。

周有光在长沙，还有一个印象极为深刻，那就是关于长沙

的市井生活，具体而言就是长沙人的吃。有一次，周有光受朋友

之邀，曾到一个名叫“李合盛”的清真餐馆吃饭。席间，他不仅被

餐馆里的餐具，即大桌子、大盘子和长筷子等所深深震撼，更为

餐馆老板给所有荤菜取素菜之名而惊奇不已，不禁感慨：“这虽

然是一件小事情，但表现出长沙的文化传统，把荤用素菜的名

字来表示，这本身是一件很文艺、很有文化的事情。”

基于文人的敏感，周有光从长沙人的日常生活中，深刻地

触摸到了这座城市的现代节奏与人文底色。正如他自己所言：

“‘李合盛’给我的印象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青年会给我的是

西洋的新文化。”

1938 年，由于战火日益逼近，周有光不得不离开长沙，转

赴重庆、成都等地。他虽然在长沙待的时间不长，但这段烽火情

缘，却从未被遗忘。晚年的周有光，在接待一位长沙访客时，曾

直言：“长沙好，抗战的时候我去过。”这短短 11 个字，包含了他

对这座历史名城的深切认可与难忘记忆。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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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周有光。 资料图片


